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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列为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后，云南梧桐被列入“极小
种群”。

云南梧桐叶片宽大、背面密被毛，开的
花儿会从黄色变成紫红色，曾广泛分布于中
国西南部，为我国特有树种。

20世纪80年代以前，当地供销社集中收
购用云南梧桐树皮搓制的麻绳，云南梧桐数
量急剧减少。此后，其种群数量、规模大幅
萎缩并呈片段化分布。1998年，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IUCN）将其列为已经野外灭绝的3
种中国特有植物之一。

野生物种若已不存，就失去了特殊保护
的必要。1999年我国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 （第一批）》中就没有列入云
南梧桐。2004年，四川省攀枝花苏铁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发现了残存的 200 株云南梧桐，
但此后再无发现报道。

2017 年7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孙卫邦研究团队来到云南省丽江市大东乡
开展野外调查研究。副研究员杨静等人发现
了被认为在云南已经“野外灭绝”近20年的
云南梧桐。随后在元谋县江边乡开展调查
时，他们再次在一个小山崖的岩缝中发现了
10余株云南梧桐。

“云南梧桐是群落中的优势和建群树种，
当地小动物会采食它的种子，所以它是生态
链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生态恢复
价值。”杨静对本报记者说。不过，被发现的
云南梧桐基本都位于金沙江干热河谷两侧的
砂石陡坡上，生境恶劣，保护形势极其严峻。

云南梧桐随后发生的故事，开始与“极
小种群”紧紧联系在一起。

“2020 年开始，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
会 （SEE阿拉善西南项目中心） 资助我们发
起了云南梧桐抢救性保护工作。”杨静介绍。
在昆明植物园及元谋县当地，研究团队对云
南梧桐分别进行了就地保护及迁地保护。“我
们还与云南省农科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合
作，繁殖了2000株幼苗。”杨静说。

为了进一步保护该物种，云南梧桐被列
入今年4月颁布的《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保护名录 （2021 版） 》（征求意见稿）
中。在今年9月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中，云南梧桐也被纳入其中。这
是时隔 22 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再次更新发布。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和“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之外，单
列“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云南梧桐面临的境遇很有代表性。这些
在自然界里分布地域狭窄、受外界因素胁迫
干扰、种群及个体数量都极少、已低于最小
可存活种群而随时濒临灭绝的野生植物种
类，都有另一个名字：“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早在2005年，云南省就提出要进行极小
种群的保护。

云南生物资源丰富，也是野生物种受威
胁严重的地区。为了拯救这些濒临灭绝的野
生物种，云南省于2005年编制了《云南省特
有野生动植物极小种群保护工程项目建议
书》。2010年3月，《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
救保护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出台，
将62种植物、50种动物列为极小种群物种。
同年8月，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编制的《全国

极 小 种 群 野 生 植 物 拯 救 保 护 实 施 方 案
（2011—2015）》初稿中，首次使用了“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概念，随后又委托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孙卫邦研究员对其进行科
学定义。

2012年3月，《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
救保护工程规划 （2011—2015）》 正式下
发，提出了我国120 个需要优先保护的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2013年，这一概念的科学定
义正式发表。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概念推出伊始，并
非没有质疑和争论。“国家林草局珍稀濒特森
林植物保护和繁育、云南省森林植物培育与
开发利用”联合重点实验室主任杨文忠回
忆，当时有观点认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就
是珍稀濒危植物或者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只
是为设立新的保护工程或项目而提出的重复
概念。也有观点认为，生物物种消失是自然
规律，一个仅有几株的植物是否值得保护还
有待考量。

在野生植物保护方面，我国已有珍稀濒
危保护植物名录，亦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为何还提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不能只关注物种的总量，因为‘种群’
才是物种在地球上存续的基本形式。”杨文忠
对本报记者说。“在提出‘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之前，我们只是定性地描述保护植物的
濒危或保护等级， 均无量化评定指标。‘极
小种群野生植物’带来了更加科学的界定，
对植株数量和分布点数量都有明确标准。”

“比如某个物种由于环境变化、人类破
坏，本身繁殖能力就受到影响，如果又只分
布在某个特定区域或一两个分布点，那么一
场传染病、一场山火，甚至是一次大规模滑
坡，这个物种就没了。有的物种甚至还没等

我们发现就消失了。这些就是我们认为应该
拯救保护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杨静说。

中国科学家的方法是：采
用多种保护方式，“不把鸡蛋放
在同一个篮子里”。

在杨文忠看来，提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概念也能更好指导实践。“我国珍稀濒危植
物、重点保护植物有好几百种，导致保护部
门只能在面上进行宏观管理。可先保护谁？
后保护谁？优先保护种类不明确是导致野生
植物保护难以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因
此需按一定规则确定亟待保护的优先对象，
实施针对物种的保护行动。”杨文忠认为，极
小种群野生植物概念及其拯救保护工程实质
是对种群数量、规模、结构和动态等的调节
与管理。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概念不是评判这个物
种有多濒危，它是一个持续的动态保护行
动，每一个物种背后都有一个保护计划。”杨
静介绍，目前，对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
护，主要有就地保护、近地保护、迁地保
护、回归自然与种群重建等措施。

2021年9月1日，在元谋县江边乡沙沟箐
村云南梧桐的野外种群处，建立了云南省第
一个云南梧桐就地保护点。同时，他们还向
村民和护林员赠送人工繁育的云南梧桐幼
苗，由村民和护林员自行栽培和管护。这既
增加了当地居民对本地濒危物种的认知，也
激发了大家对保护本土物种的积极性。

“农户在自家门口辟出一块空地，种上几
株极小种群植物，其实就是一种保护。因为
农户的栽种让这个物种多了一个种群，从而
多了一分生存下去的几率。”杨文忠说。

也就是说，极小种群的方法是：采用多
种保护方式，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极小种群方法扩展到更多
的物种实践。事实证明既保护
了种群，又在带动当地发展。

如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已初步
建立了“种质采集—种质保存—人工繁殖—迁
地保护种群的构建—野外种群及生境恢复”
的技术体系。通过迁地保护、种质保存等工
作，不少极小种群植物都有了“备份”。

不过，要想知道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
护工作是否有效，还是得回归自然。

从2014年起，杨静开始做滇桐的抢救保
护，至今一直在持续调查它的分布。滇桐是
一种活化石植物，见证了地球缓慢的进化过
程。现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高
大挺拔，一般生活在海拔较高的茂密森林
中。最为动人的是其花朵，状似粉色五角星。

“我们采集种子，先后繁殖了 1700 株
苗。一些留在昆明植物园做了迁地保护，现
在迁地保护的苗已经开花结果，算是比较成
功。”除了迁地保护，2015 年，杨静和团队
还在马关古林箐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基
地开展近地保护，栽培了210株滇桐幼苗。

然而，到回归自然这一步，大家犯了难。
“滇桐的一个保护难点是，它的很多分布

不在自然保护区内。它们的生境大多被人类
的房屋、田地、经济林地占据，所以难以找
到地方做回归自然。”杨静介绍，滇桐分布较

多的德宏州江东乡与当地多个自然村重合，
成株下的土地均已成为人居区或已栽培经济
作物，无法自然更新，也难以建设有效的保
护小区。这个种群所在的地块、林地，权属
均为私人所有，不适宜划出单独的地块开展
引种回归。

针对这种情况，专家想出了新办法。
“2016 年，我们在江东乡用本地种群的种子
繁殖了约150株滇桐幼苗，并在2017年由德
宏州林业局中心苗圃和江东乡林业站配合，
将这批滇桐苗木分发至各自然村的护林员手
中，由他们分发至有保护积极性的当地农户
手中。农户可自由选择种植于自家屋旁或林
地周围的小生境中作为风景树。”杨静说。

这一举措开创了一个特殊引种回归模
式。在人类干扰较大的乡村，通过老百姓自
发的保护愿望，成功实现了回归自然的保护
方式，增加了这个种群的个体数量和分布面
积，回归的幼苗因为有人工管护，成活几率
更高。与此同时，由于农户保护积极性高，
对本地滇桐也形成了很好的保护氛围。

2018年到2020年，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
调查到的滇桐数量约为200多株。“所以滇桐
的就地保护不错。可以说滇桐已免于灭绝风
险了。它已不列在今年4月云南省发布的极
小种群野生植物名录初稿里了。”杨静说。

不过，由于不少木本类植物的成年期很
长，要想知道是否能够实现自然繁殖，可能
需要更长时间。

从提出概念到形成规模，
中国科学家通过保护成果，与
世界各地共享生态智慧。

自2012年国家颁布第一批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名录后，24 个省份均发布了各自的拯救
和保护其所辖区域内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
实施计划。在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数量较多的
省份，如云南、广东、广西、海南、湖南、四川和
浙江，均发布了省级名录和保护行动指南。

云南是最早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
的省份，在2010年形成了第一批极小种群保
护名录，也获得了一批保护成功案例。云南
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教授、国家濒危物种科
学委员会委员杨宇明介绍：目前，云南20余
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通过就地、迁地和回归
等抢救性保护措施得到了有效保护，脱离灭
绝威胁，达到了拯救目标。比如，在野外本
已灭绝的富民枳，在原分布地得到有效回归
重建；巧家五针松、华盖木、漾濞槭、滇
桐、云南金钱槭、显脉木兰、萼翅藤等15种
迁地保护的植株已正常开花结实。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概念也受到越来越
多海外学者的关注。

来自墨西哥和意大利的生物学家在对本
国濒危物种的研究论文中接受和引用了“极
小种群野生植物”的概念，并用于其本土植
物的研究和保护中。他们高度赞扬了这个概
念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认为对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采取就地和迁地等保护方法相结
合的综合保护措施是一个地区维持生物多样
性的基础。

云南梧桐云南梧桐云南梧桐
——拯救拯救““极小种群极小种群””彰显中国生态智慧彰显中国生态智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何欣禹何欣禹

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云南
梧桐已被宣布在野生状态下灭绝。
2017年始，科学家在云南陆续发现了
野生云南梧桐。

一般来讲，列入“珍稀濒危”和
“国家重点保护”的物种，才会得到
重点关注。但是，中国科学家创造了
新的方法，在十余年间极力拯救“极

小种群”——这里引种一点，那里再
种几片，“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
子里”，以维持种群存活繁衍。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十五次大会（COP15）第一阶段
会议上，中国科学家的“极小种群”
实践，提供了一种有效、可行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未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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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接

延伸阅读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从无到有，逐
渐发展完善并受到国家层面越来越多
的重视。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
划纲要明确将专项拯救50种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同年
10 月发表的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 白皮书也提到中国针对德保苏
铁、华盖木、百山祖冷杉等120种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开展抢救性保护的成绩。

链 接链 接

大树杜鹃属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一株
大树杜鹃都有属于自己的编号。COP15
大会期间，当地特别发布了大树杜鹃手
绘海报。

图源：“腾冲文旅”微信公众号

▲云南梧桐是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的一种。这株云南梧桐 （位于图
中部，水畔） 已有二三十年树龄，
被发现时正值 4 月花季，在被称为

“干热河谷”的金沙江岸坡上毫不显
眼。当地复杂多样的植物生境使得
生态保护和修复十分艰难。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Plant Spe-
cies with Extremely Small Popu-
lations，PSESP）是指分布地域狭窄或
呈间断分布，长期受到自身因素限制
和外界因素干扰，呈现出种群退化和
数量持续减少，种群及个体数量都极
少，已经低于稳定存活界限的最小生
存种群而随时濒临灭绝的野生植物。

低于稳定存活界限阈值，种群会逐渐
趋于灭绝。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有许
多都是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比如华盖
木、大树杜鹃、巧家五针松等。但也有
部分野生植物后续才于2021年被纳
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比如云
南梧桐、漾濞槭等。

左图：科学家在云南省元谋县开展云南梧桐就地保护。
右图：除云南梧桐外，滇桐也属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滇桐高大、美观，易

在当地存活，很适合做风景树。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江东乡，研究团
队将滇桐苗木分给有保护积极性的当地农户。农户可自由选择种植于自家屋旁或
林地周围的小生境中。

伯乐树是“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中的
一员，分布于云南新
平哀牢山山地中。

图为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综合保护
团队队员正在测量
伯乐树。

（本文照片除
署名外均由云南省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综合保护重点实验
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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